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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在媒介訊息處理中扮演的角色：認知取徑媒體研究之觀點 

 
摘要 

本文回顧過去三十年情緒與傳播相關研究，檢視何謂情緒、情緒測量、情緒性內容、

及情緒效果等四大核心議題，並提出四點未來研究方向：一）以評估理論的過程觀點定義

情緒；（二），以心理生理指標作為情緒的操作型定義，而自我報告式 SAM量表作為感

受的操作型定義；（三）以內容特徵定義情緒性刺激物，並提出動機與個人相關、情緒表

達、框架等三項作為基礎；（四）檢視情緒性內容對製碼與儲存程序的影響，並強調態度、

決策等領域急需更多學者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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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媒介訊息（mediated message）能左右人的情緒（emotion）。從真實的事件（如親

人罹癌病逝、考滿級分立志當醫生的高中生），到虛構的故事（如小說電影的情節），無

論是文字、聲音、照片、圖片、影像、或數位內容，都可能感動我們，並且穿透時空的限

制，同時觸及無以計數的閱聽人、使用者，甚至達到全球的規模。另外，被媒介訊息所誘

發的情緒，會進一步改變人的認知、態度、或行為。近來，在傳播研究的許多子領域，都

能看到情緒的影響（Andersen & Guerrero, 1998; Doveling, von Scheve, & Konijn, 2011）。探

究情緒在媒介訊息處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經成為傳播研究的重要議題（Nabi & Wirth, 

2008; Zillmann, 2003）。 

本文綜論情緒對媒介訊息處理的影響。首先探討何謂情緒，其次說明各種情緒的測量

方式。接著，詳細檢視情緒性刺激物在現有實證研究中的概念與操作型定義。最後，分析

與說明媒介訊息所誘發之情緒對資訊處理程序的影響。 

貳、何謂情緒 

情緒在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與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方面的不一致，長

久困擾著學術界。著名的情緒研究學者 Izard（2010），以問卷及質化方式訪問了 37位在

情緒研究方面有傑出表現及在各個領域有代表性的學者，結果顯示學者對於情緒的概念型

與操作型定義（特別是情緒分立理論）沒有普遍被接受的定義，造成學術進展的緩慢。

Kleinginna與 Kleinginna（1981）蒐集了至少 92個情緒的定義，並將其分為 11類。

Gendron與 Barrett（2009）分析了從 1855到 1960年之間情緒相關的研究，提出「心理

建構」（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評估」（appraisal）、及「基本情緒」（basic 

emotion）等三種取徑（另見 Gendron, 2010）。近來，偏向情緒分立與情緒構面兩理論。

為情緒建立一個學者間皆普遍接受的定義，已經成為情緒相關研究的當務之急。 

以下首先區分情感、心情、感受與情緒間的異同。接著，介紹情緒的兩個主要理論，

情緒分立理論與情緒構面理論，並比較兩者的優劣。第三，闡明「正負面情緒共同活化」

的概念，將情緒價向（valence）的討論從一條線擴展成一個面。最後，討論情緒誘發

（emotion elicitation）的過程與相關理論。 

一、情感（affect）、心情（mood）、感受（feeling）、情緒（emotion） 

進行情緒相關研究，第一個關鍵議題，是釐清「情感」、「情緒」、「心情」、「感

受」四個詞彙之間的區別。有的研究將這些詞彙視為相同、可以互相交換；有的研究將這

些詞彙視為不同，而分別給予不同的定義（Frijda, 2008; Kleinginna & Kleinginna, 1981）。

這些詞彙在定義上的分歧，不僅形成溝通上的困難，也造成了不一致的研究結果，使得情

緒相關知識的累積、前進速度緩慢（Chaffee, 1996）。重新檢視這四個詞彙的定義與之間

的關係，是進行情緒相關研究的重要基礎。 

從研究的角度來看，情感、情緒、心情、感受四個詞彙，是不同的概念、代表不同的

心理現象（Gray & Watson, 2007; Ketal, 1975）。首先，情緒可能扮演這四個詞彙中最基礎

的單位。Damasio（1998）指出，情緒是人針對特定刺激物，引發從腦到身體、及腦的不

同部位之間，一系列的反應，最後造成身體內部的變化，即「情緒狀態」（emo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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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而感受，則是一種「心理狀態」（mental state），包含由情緒狀態所導致的

「身體表徵」（反應訊號從腦傳遞到身體所引起的變化），與「認知處理歷程」（反應訊

號在腦的不同部位之間傳遞所引起的變化）。近年神經科學的發展，為「情緒」的生理基

礎建立了初步的證據，「感受」仍需要神經造影（neuroimaging）方面更多的研究

（Damasio, 1998）。實證研究也支持情緒與感受之間的區分（Micu & Plummer, 2010）。 

心情是更廣泛的概念。學者比較心情與情緒，認為兩者在持續時間、頻率、強度、觸

發型式、及影響等方面皆有很大差異（Beedie, Terry, & Lane, 2005; Davidson & Ekman, 1994; 

Gray & Watson, 2007; Parkinson, Totterdell, Briner, & Reynolds, 1996）。心情的持續時間可

以從數小時到數週，強度較緩和但頻率較高，通常難以與特定刺激物建立關聯，雖然也可

能影響行為傾向，但主要造成認知的改變。情緒的持續時間則僅有數秒，最多不超過數分

鐘，強度較顯著但頻率較低，通常由特定刺激物所觸發，並促使人體採取行動或決策。因

此，心情與情緒在日常生活用語中有許多相似處，但在學術上實際關注不同層面的心理現

象。 

圖 1位置 

情感是最廣義、一般的詞彙，是最上層的分類，見圖 1。其內包含心情、感受，及位

處核心的情緒。由於情緒可以由特定刺激物所引起，而媒體訊息常常扮演特定刺激物的角

色，是本文關注的焦點。 

二、情緒理論 

情緒是什麼，特別是其概念型定義，學者間一直有不同的看法。近年來因為在「誘發」

與「測量」情緒方面的進步，情緒相關研究才開始蓬勃發展。何謂情緒，主要有二種觀點：

「情緒分立理論」（discrete emotions theory）與「情緒構面理論」（dimensional theory 

of emotion）。情緒分立理論多採取「心理演化」（psychoevolutionary）取徑，主張情緒

可以分類，不同情緒有不同的功能，以便適應不同的情境（Plutchik, 1980）；情緒構面理

論則認為情緒的變化是在一或數個構面上程度的差異，並非分立（Schlosberg, 1954）。以

下分別說明這二項理論的主要內容，及在傳播研究的應用情況。 

（一）情緒分立理論（discrete emotions theory） 

早期情緒相關研究，多採用情緒分立理論（Gray & Watson, 2007）。情緒分立理論認

為，情緒是天生的，在人生命的早期不同的情緒即存在，並在身體表徵、生理反應等各方

面有差異、可被區辨。一些研究以孩童為對象，嘗試從人的發展過程中尋找情緒相關的證

據。另外，情緒分立理論延續功能論的觀點，主張不同情緒有不同功能，協助人們面對環

境中不同的挑戰，促使人們採取適當的行動以達成特定目標。Frijda（1986）、Lazarus

（1991）、Izard（1977, 1994）、Ekman（1992）等人，是情緒分立理論的代表性學者。 

傳播研究中，調查個別情緒對媒體過程與效果的影響，相當普遍，像驚嚇（fright）

（如 Cantor, 2002）、恐懼訴求（fear appeal）（如Witte, 1994）等。探討情緒分立理論

在媒體過程與效果中，可能扮演的角色，Nabi（1999）是主要學者之一。他關心恐懼

（fear）、怒氣（anger）、悲傷（sadness）、噁心（disgust）、及內疚（guilt）五項負面

情緒在說服過程的效果。首先，Nabi討論如何設計訊息以引發情緒，認為「對健康的威

脅」可以產生恐懼，「阻力或侮辱」可以產生怒氣，「無法改變的損失」可以產生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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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不愈快的物品或想法」可以產生噁心，及「不易挽回的道德攻擊」可以產生內疚。

其次，恐懼、噁心、及內疚等三項負面情緒，會降低仔細處理後續資訊的意願，即迴避

（avoidance）傾向；相反地，怒氣及悲傷等二項負面情緒，會增加仔細處理後續資訊的

意願，即接近（approach）傾向。第三，若採取接近傾向，會驅動中央路徑（central 

route），論述品質決定了說服效果；若採取迴避傾向，會依據消除疑慮（reassurance）

的來源，驅動中央路徑或週邊路徑（peripheral route）。若無法消除疑慮，甚至負面情緒

的強度持續增加，會終止資訊處理。最後，因負面情緒所驅動的中央路徑，相較於週邊路

徑，會導致較長期與穩定的態度變化。 

（二）情緒構面理論（dimensional theories of emotion） 

構面（dimension）在動機系統的研究中很普遍。Craig（1918）是最早以「欲求－嫌

惡」（appetitive-aversive）區分動機系統的學者之一。他定義欲求與嫌惡為人類內部、具

備生理基礎的正面與負面發起狀態，並準備就緒進行接下來的行動，以滿足欲求與嫌惡二

項動機系統。Lewin（1935）則最早採用「接近－迴避」（approach-avoidance）區分動機

系統。他定義接近與迴避為接近與迴避刺激物的傾向，因生物的需求而產生，也用於滿足

生物的需求。近年學者建議「欲求－嫌惡」與「接近－迴避」在概念上完全相同（Elliot & 

Covington, 2001）。 

構面也常用於分析人類語言與面部表情的研究。Osgood、Suci 與 Tannenbaum（1957）

藉由對語言進行語義區別（semantic differentiation）分析，發現大部分語義判斷上的差異，

都落在愉悅（pleasure）、喚起（arousal）、與支配（dominance）三個構面上。

Mehrabian（1970）透過因素分析調查人類肢體動作（nonverbal behavior），得到與

Osgood等人類似的結果，提出評估（evaluation）、反應（responsiveness）、及效力

（potency）三個構面。Russell（1980）將上述研究所得出的「構面」，用來分析情緒相

關刺激物。他發現這些構面也可以用來區別不同的情緒相關刺激物，並且環繞著座標軸中

心呈現圓形。Russell因而提出由愉悅和喚起二個構面所組成的「環形模式」（circumplex 

model）。見圖 2（有關環形模式的近年發展，見 J. Posner, Russell, & Peterson, 2005; 

Remington, Fabrigar, & Visser, 2000）。延續環形模式，Watson與 Tellegen（1985）亦採用

因素分析，重新分析七項研究經由自我報告所蒐集到的情緒相關資料。他們同樣發現了環

形模式，大部分自我報告資料環繞著座標軸中心呈現圓形，但是構成座標的二個構面是正

面情緒、負面情緒，而非愉悅、喚起（有關 Russell等人與Watson等人對於構面是由那些

組成的議題，見 Russell & Carroll, 1999）。 

圖 2位置 

構面亦被用來研究人類行為。Schneirla（1959）主張各種生物（從單細胞到人類）的

行為可以分為接近（approach）與退縮（withdraw）二種。Konorski（1967）將生物因外

界刺激所引發的非制約反應（unconditioned reflexes），分為保存（preservative）（如交

配、攝食）與保護（protective）（如躲避危險）二種。基於 Konorski（1967）的理論架構，

Dickinson與 Dearing（1979）關注欲求（appetitive）與嫌惡（aversive）之間的互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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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發現在行為層面欲求（appetitive）與嫌惡（aversive）兩種回應之間有抑制（inhibition）

的現象，並主張欲求與嫌惡之間的關係可能是互斥（reciprocal inhibitory）。Masterson與

Crawford（1982）進一步將動機系統與人類行為的構面相結合，探討迴避學習（avoidance 

learning）現象。學者一直無法以相同的原則，解釋欲求與迴避二個不同行為的發生，特

別是為何迴避行為可以持續發生。因為隨著迴避次數的增加，特定信號與嫌惡事件間的關

聯，即「古典制約」（classical conditioning）減弱，代表嫌惡事件的特定信號不一定會導

致迴避行為。但實證資料並非如此，迴避學習是一個典型的例子。Masterson與 Crawford

（1982）指出，除了古典制約，迴避學習還包含了操作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有

正增強（positive reinforcement）在執行迴避行為時出現。換句話說，動機系統能預示

（prime）及預備（potentiate）一組反應模式，而與人類行為產生連接。 

綜合上述三線研究，Lang及其同事（Bradley, Greenwald, Petry, & Lang, 1992; Bradley 

& Lang, 2007a; Greenwald, Cook, & Lang, 1989; P. J. Lang, 1995; P. J. Lang, Bradley, & Cuthbert, 

1990, 1997）提出情緒構面理論。他們認為，情緒是人類動機系統被驅動後，所累積的經

驗。這些經驗一定伴隨著生理反應（如心跳改變、手掌出汗、面部肌肉漲縮等），及萌生

一股欲驅動行為的意向（disposition）」。另外，Lang及其同事也區分了情緒與本能

（instinct）的不同。兩者皆涉及行為，前者產生行為的意向，但公開的行動不一定會發生，

接續發生的認知機制可以延遲、甚至阻止公開的行動；後者則直接引發公開的行動。 

更進一步，Lang等人主張方向（direction）與強度（intensity）形成情緒的二個構面

（Bradley & Lang, 2007a）。Wundt（1894）是最早以構面來研究情緒的學者，他將構面分

成愉悅（pleasure）及喚起（arousal）。Lang等人則以價向取代愉悅。他們定義價向構面

中，正向（positivity）與負向（negativity）分別為二個端點。與動機系統相對應，欲求動

機系統的啟動產生正向的價向，嫌惡動機系統的啟動產生負面的價向。喚起的高低，則代

表上述二個動機系統被激發的程度，構面的一端是激動（excited），另一端是平靜

（calm）。Lang等人以照片為刺激物，成功為情緒構面理論提供實證上的支持（Bradley 

& Lang, 2007b; P. J. Lang, Greenwald, Bradley, & Hamm, 1993）。 

傳播研究中，雖然很早就接觸情緒構面理論，但較不普遍。舉例來說，Christ（1985）

討論喚起這個構念（construct）及其在傳播研究的應用，Detenber與 Reeves（1996）探

討媒體結構特徵對觀看者情緒反應的影響。探討情緒構面理論在媒體過程與效果中，可能

扮演的角色，Lang（Bolls, Lang, & Potter, 2001; A. Lang, Bradley, Sparks, & Lee, 2007; A. Lang, 

Dhillon, & Dong, 1995; A. Lang, Newhagen, & Reeves, 1996; A. Lang, Park, Sanders-Jackson, & 

Wilson, 2007）是主要學者之一。Lang探討媒體訊息所引發的情緒價向與喚起，是否影響

有限心智資源（limited mental resources）的分配，最後造成媒體訊息在記憶效果上的差

異。她的研究發現（如 A. Lang, et al., 1995），高喚起程度的影片，會導致較多的可用心

智資源（Kahneman, 1973），因而產生較佳的記憶效果；情緒價向部份，正面較負面的媒

體訊息，得到較多的心智資源，產生較佳的記憶效果。 

（三）比較情緒分立理論與情緒構面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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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分立理論與情緒構面理論之間的優劣，一直是學者關注的議題（Barrett, 1998）。

兩項理論都面對了一些批評，如情緒分立理論雖然能解釋負面情緒的運作，但無法說明正

面情緒；情緒構面理論所提出的價向與喚起，可能只反應了情緒的語言，而沒有直接測量

到情緒（Mayne & Ramsey, 2001）。 

有學者指出，兩者的差異在於情緒分立理論處理戰術（tactic）問題，而情緒構面理

論處理戰略（strategy）問題（如 P. J. Lang, et al., 1997）。人在不同的狀況，情緒表徵會

有所不同，不同的人在相同的情況，情緒的表徵也不同，使得從這個角度觀察的情緒種類

繁多。這是因為內在情緒與外顯得行為之間，受到認知歷程（cognitive processing）中介，

有各種可能的組合。因此不同狀狀，對行為的需求不同，人可以有不同的情緒表徵，這是

戰術層面的情緒分立理論。但這些情緒表徵皆圍繞著基礎的動機系統，即欲求與嫌惡動機

系統（價向）。而這二個動機系統驅動的程度，即反應了情緒的強度（喚起）。各式各樣

的情緒表徵皆落在這二個構面，這是戰略層面的情緒構面理論。戰略是「行為的意向」，

戰術則是「行為的意向」與「環境」等其他因素互動後，所呈現的外顯反應。 

也有學者認為，兩者的差異在於關注的焦點不同（如 Barrett, 1998）。強調情緒價向

而忽略情緒喚起的研究，適合採用情緒構面理論。主要因為在上述的情況，分立的情緒會

有共同發生（co-occurrence），造成難以區辨的情況。因此採用情緒構面理論，才能透過

價向與喚起偵測到情緒的改變。反之，強調情緒情緒喚起，而忽略情緒價向的研究，適合

採用情緒分立理論。主要因為在上述的情況，分立情緒共同發生較不可能發生，人們較有

能力反應測驗當時的分立情緒狀態。這樣的觀點也獲得實證上的支持（Barrett, 1998）。 

不過也有學者批評，與情緒構面理論相較，情緒分立理論的實證研究結果常常互相矛

盾。情緒分立理論認為各式各樣的情緒，有本質上的差異，並且反應在外顯的身體表徵上，

特別是「表達與評估性的語言」（expressive and evaluative language）、「由身體與自律

系統中介的生理變化」（physiologic changes mediated by the somatic and autonomic 

systems）、及「外顯行為」（behavioral sequelae）（P. J. Lang, et al., 1997）。但問題是，

Lang 等人發現實證研究中，這三者之間的相關性不太大。Gray 與 Watson（2007）也指出，

類似價性的分立情緒，常常共同發生，如開心、興奮，或焦慮、悲傷等。如此，反應了有

一個新的理論架構，潛藏在各式各樣的分立情緒下。也正因為類似價性的分立情緒間的高

度相關，導致了情緒構面理論的出現。 

三、情緒價性：一個構面或二個構面 

針對情緒構面理論，Cacioppo與 Berntson（1994）提出一個突破性的質疑：情緒價

向，究竟是一個單變量（univariate）由一個構面組成，還是一個雙變量（bivariate）由二

個構面組成。換句話說，情緒價向是一個構面、正面與負面代表這一個構面的兩極

（bipolar），還是情緒價向是二個構面，正面與負面分別代表一個構面。如前所述，

Watson與 Tellegen（1985）經由對自我報告資料的分析，正面與負面可能是二個分開、

獨立的構面，反應了雙變量模式的可能性。這個主張徹底改變了情緒相關研究，過去被忽

略的「正負面情緒共生」，在 Cacioppo與 Berntson的觀點下成為可能。 

Cacioppo與 Berntson（1994）指出，情緒價性的雙變量模式是基於正面與負面價向

是分開進行、功能相異，有三種可能的情況（見圖 3）。第一，互逆模式（recipro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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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與負面價向逆向啟動，一個增加另一個就減低。圖中從高正面價向到高負面價向的對

角線，也就是傳統情緒構面理論「單變量」的一個構面模式。最左邊的點，代表正面情緒

的最大值，接著往左逐漸遞減，到最右邊的點，代表負面情緒的最大值。第二，共同活化

（coactivity）：正面與負面價向同向啟動，二個一起增加或一起減低。圖中從低正面價向

與低負面價向到高正面價向與高負面價向的對角線，即正負面情緒可共同出現的情況。最

下方的點，代表正面與負面情緒皆最小，接著往上逐漸增加，到最上方的點，代表正面與

負面情緒皆最大。第三，非耦合模式（uncoupled mode）：正面與負面價向只有一個啟動。

在這個平面上，與上述三個情況平行的線，代表起點與終點不同，但運作模式相同；與上

述三個情況交錯的線（不平行），代表正面或負面加權，即某一情緒價性的影響大於另外

一個。實證研究方面，Larsen、McGraw與 Cacioppo（2001）進行 3個實驗，在實驗參與

者看《美麗人生》（Life is Beautiful）這部電影、搬家、及畢業等 3個情境，填寫 10題有

關情緒的問卷。研究結果發現正負面情緒共同活化的情況確實存在，支持 Cacioppo與

Berntson（1994）所提出的情緒價性之雙變量模式（另見 Andrade & Cohen, 2007）。 

圖 3位置 

情緒價性的雙變量模式提出已有超過十年的時間，但相關實證研究仍相當有限。無論

就「如何引發正負面情緒共同活化」，或「正負面情緒共同活化」的效果，都在起步階段，

需要更多的研究者投入。 

四、評估理論（appraisal theories of emotion）與情緒誘發 

以過程觀點定義情緒，這幾年有超越情緒分立與構面理論，逐漸被學者接受的趨勢。

情緒的過程模式很早就提出（Moors, 2009; Zillmann, 2003），Scherer（1984, 2001, 2005）

的評估理論是主要的代表，過去因為突顯認知在情緒形成過程中扮演的角色，被視為情緒

分立理論的一種（Clore & Ortony, 2008; Roseman & Evdokas, 2004）。Scherer認為，情緒

是人針對外界環境或內在心理狀態，認知、神經生理（neurophysiological）、動機、動作

（motor）、及主觀（subjective）等五個內在元件彼此互動的評估過程，並在過程中隨著

時間演進有不同的反應。這些反應代表了現有文獻中有關情緒的不同定義，也造成研究結

果的歧異。 

從過程模式的角度，可以更清楚呈現情緒與感受的定義（見圖 4）。情緒是人針對特

定刺激物，引發從腦到身體、及腦部不同部位之間的一系列反應（Damasio, 1998）。許

多學者主張，情緒具備無意識（unconscious或 nonconscious）的特性（Berridge & 

Winkielman, 2003; Ruys & Stapel, 2008; Winkielman & Berridge, 2004），反應也較難受到個

別差異的影響，不同意見，可以參考 Clore（1994; Clore & Ortony, 2008）。如圖 4所示，

神經生理是情緒過程中最早發生的內在元件之一，這時在人身上所出現的一種狀態，即稱

為情緒，可以透過心理生理反應測量得知。接著觸發動機系統，其中包含欲求與嫌惡兩個

子系統。前者的啟動會產生趨近的行動準備，及傾向正面的情緒；後者的啟動會產生迴避

的行動準備，及傾向負面的情緒。但人有一個偵測系統，會與外在環境、內在狀態互動，

對動機系統產生的行動準備與正負面情緒進行調整，產生主觀的情緒經驗，亦即感受。感

受較易受到個別差異的影響，而會與心理生理反應不一致。因為感受是人們的主觀反應，

即可以透過自我報告式的量表測量。最後經由行動這項元件，造成面部、聲音、及行為等



8 
 

反應。至於心情，則非針對特定刺激物，強調較緩和、頻率較高，但持續時間較長

（Beedie, et al., 2005）。 

圖 4位置 

另外，上述模式也容納了情緒構面與分立理論。情緒構面理論探討從神經生理、經動

機、到偵測的過程。情緒分立理論，則關心神經生理與行動之間的關係，及與環境的互動。

如此，也符合 P. J. Lang、Bradley與 Cuthber（1997）所提，情緒構面理論處理戰略問題，

關心從動機出發的基礎反應；情緒分立理論處理戰術問題，關心與環境互動、受個別差異

調節後，所採取的外顯行為。 

參、情緒測量 

情緒如何測量，同樣困擾著研究者（相關回顧，見 A. Lang, Potter, & Bolls, 2009; 

Mauss & Robinson, 2009; Poels & Dewitte, 2006; Wang & Minor, 2008）。P. J. Lang（1979）

指出有三種資料可以用來作為情緒的指標：行為、自我報告、及生理反應。一般人在日常

生活中，多用各式各樣的分類來描述情緒，然而進入實驗室測量，構面似乎是較佳的方式

（Barrett, 2006; Mauss & Robinson, 2009）。在傳播領域，情緒的測量主要透過兩種途徑：

第一，實驗受測者的自我報告（self-report）。SAM（Self-Assessment Manikin）量表已經

被證實能有效的評估實驗受測者的情緒反應（P. J. Lang, 1980; Morris, 1995）（見圖 5）。

第二，生理訊號資料（physiological data）。其中由交感神經系統（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簡稱 SNS）控制的膚電（skin conductance），經常用作情緒喚起程度的指標 

（Hopkins & Fletcher, 1994）。當情緒喚起程度提高時，交感神經系統被激發，導致汗腺

的活動增加、膚電也同時上升 （Dawson, Schell, & Filion, 2000）。情緒價向程度則經常藉

由心跳（heart rate）或肌電（facial electromyography，簡稱 facial EMG）來測量。心跳作

為一種指標，需要精確的實驗設計配合，因為心跳同時受到交感神經系統（SNS）與副交

感神經系統（para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簡稱 PNS）的控制 （Ravaja, 2004）。SNS

與「情緒價值程度」有關，負向情緒時的心跳會比正向情緒時的心跳要低 （Bolls, et al., 

2001）；PNS 與注意力（attention）有關，高注意力也會導致心跳降低 （Turpin, 1986），

傳播領域中與電視有關的研究已經累積了需多成果 （A. Lang, Potter, & Grabe, 2003）。肌

電測量與情緒有關的面部肌肉變化，能直接反應情緒價向程度（Bolls, et al., 2001; Witvliet 

& Vrana, 1995）。正向情緒會有較強的顴骨肌肉（zygomatic muscle）活動，負向情緒會

有較強的皺眉肌（corrugator muscle）活動。研究顯示，測量情緒時，自我報告與生理訊

號之間有高度的相關 （P. J. Lang, et al., 1993）。 

肆、情緒性刺激物（emotional stimuli） 

何謂情緒性刺激物？媒介訊息具有哪些特徵，可以被分類為情緒性刺激物？一直是重

要但長久被忽視的議題。這項議題的癥結點，在於情緒性刺激物究竟指的是能誘發人們情

緒的刺激物、以人們的反應來定義，還是具備特定媒介訊息特徵的刺激物、獨立於人們的

反應以外。前者稱為「效果標籤定義」（effect-labeled definition），後者稱為「內容特徵

定義」（content-based definition），將現有文獻分為兩類，以下分別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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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效果標籤定義 

以刺激物所引發的效果（情緒反應）來區分情緒性刺激物，稱為「效果標籤定義」。

這類定義通常採用「操弄檢定」（manipulation check）的方式，將一組刺激物在正式實驗

前，由與正式實驗不同的實驗參與者，以自我報告式量表回答情緒受影響的程度；能產生

極端值的刺激物（如答案中情緒強度量表最高與最低的數個），會被選出並貼上情緒性刺

激物的標籤（如高喚起與低喚起）（Tao & Bucy, 2007）。這樣的做法，其實並未具體說

明構成情緒性刺激物的媒介訊息特徵為何，完全以刺激物所引發的效果來命名，導致兩項

缺點：首先，忽略了相同刺激物對不同個人可能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對甲來說是高喚起的

情緒性刺激物，對乙來說可能是低喚起，使得探討情緒效果的研究至今沒有定論；其次，

這些標籤皆是相對值（如高喚起之所以「高」，是因為其數值比低喚起大），而非與一獨

立的標準比較（如情緒強度量表的最高分者，才視為高喚起），使得這些標籤較容易受到

文化、情境（situation）的影響，在 A 處是高喚起的情緒性刺激物，在 B 處就變成低喚起。 

效果標籤定義在傳播與心理研究相當普遍。舉例來說，Bolls、Lang與 Potter（2001）

探討廣播廣告的情緒價向對聽眾注意力和記憶的影響。他們在準備刺激物時，首先經由研

究者判斷，選出 60則帶有正面或負面情緒的廣播廣告。接著邀請 17位實驗參與者進行

前測，以 SAM量表評估聽完每則廣播廣告後自己的情緒反應，平均所有實驗參與者的答

案即得到每則廣告廣告的情緒價向平均值。最後挑出極端正面組（情緒價向平均值最高）

與極端負面組（情緒價向平均值最低）的廣播廣告各 5 則，並透過變異數分析（ANOVA）

顯示兩組平均值有顯著差異後，就分別貼上「正面情緒」與「負面情緒」廣播廣告。即便

Bolls等人簡略說明兩組在內容上的差異，但僅是一種推測，並未實際檢驗。Miller與

Leshner（2007）觀察負面情緒的電視新聞是否吸引觀眾的注意力和並增強記憶。前測中

研究者選出 25則電視新聞，由 39位實驗參與者透過五點量表評估其恐懼（fear）與噁心

（disgust）的程度。平均所有實驗參與者的答案後，挑出恐懼程度高、噁心程度低的三則，

標示為「恐懼新聞」；挑出恐懼程度低、噁心程度高的三則，標示為「噁心新聞」。同樣，

Miller等人亦說明兩組在內容上的差異，但僅是一種補充，與情緒性刺激物的概念型或操

作型定義皆無關。簡言之，效果標籤定義關注於能誘發情緒的刺激物，將情緒性刺激物視

為一種工具，很少考慮刺激物本身的媒介訊息特徵。 

效果標籤定義最極致的發展，就是目前普遍被各領域所採用的「國際情感圖像系統」

（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簡稱 IAPS）（P. J. Lang, Bradley, & Cuthbert, 

2008）。P. J. Lang等人以 SAM量表評估彩色照片的情緒價向與喚起程度，挑選實驗參與

者回答較一致（即變異數較低）者，並盡可能在情緒空間的各個部分都能有彩色照片，而

建立了數量在九百張以上的情緒刺激物資料庫。這些照片，不僅由不同實驗參與者重複評

估會得到相同結果，即使不同文化、國家的實驗參與者進行亦同（指西方國家，亞洲國家

有待研究進一步確認）（Bradley & Lang, 2007b）。因此，每張照片皆註明情緒價向與喚

起值，人們只要暴露於這張照片，就會產生相似程度的情緒反應。無論在傳播領域（如

Bolls & Lang, 2003）或心理學（如 Nummenmaa, Hyona, & Calvo, 2006），常利用 IAPS探究

媒介訊息誘發的情緒對人類資訊處理的影響。另外，依據類似原理，Schaefer、Nils、

Sanchez與 Philippot（2010）也發展了情緒性影片資料庫供研究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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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容特徵定義 

從內容特徵區分情緒性刺激物，出人意料之外的稀少，且缺乏系統性研究。這類定義

又稱為情緒性內容（emotional content），多關心暴露於「特定內容」所誘發的情緒，對

媒介訊息處理的影響。舉例來說，Anderson與 Dill（2000）依據普遍性情感攻擊模式

（general affective aggression model）觀察暴力數位遊戲在實驗室與真實生活中，對攻擊

性想法、感受與行為的影響。Zillmann（2003）認為媒介訊息傳統上可分為資訊性（如新

聞與教育類）與娛樂性（如虛構的故事）兩種，其內容會對情緒造成影響，並導致之後的

行動。Nabi、Stitt、Halford與 Finnerty（2006）檢視人們對真人實境（reality-based）與虛

構節目所感受到的樂趣（enjoyment）是否有所不同。Andrade與 Cohen（2007）分析人

們欣賞恐怖電影（horror movies）的情緒變化，探討為何會產生負面情緒的恐怖電影會廣

受歡迎。各式各樣的媒體與媒介訊息，都被用來測試是否改變人們的情緒，並進一步影響

到其他層面。 

近來，IAPS中照片內容與情緒價向、喚起程度之間的關係，逐漸受到重視。Bradley

與 Lang（2007b）將 IAPS中照片內容分成四類：人物、動物、物件與風景（scenes）。他

們發現，情緒性刺激物中若有人物出現，通常皆會伴隨較高的情緒喚起程度。另外，人們

需要或想要的物件，除了誘發正面情緒，也會產生偏高的情緒喚起程度。中性刺激物則有

相當大的一部份為物件，其情緒喚起程度也較低。這樣的嘗試，雖然已經開始區分並釐清

內容特徵（存在於媒介訊息）與情緒（存在於人）之間的關係，但與系統性研究仍有一段

距離。 

三、以動機相關與個人相關定義情緒性刺激物 

從媒介訊息內容特徵的角度定義情緒性刺激物，是情緒與傳播相關研究接下來發展的

重要步驟。相較於效果標籤定義，內容特徵定義清楚將「媒介訊息特徵」與由其所誘發的

「情緒」（效果）分開，並可同時放入因果關係中檢驗，能更完整掌握情緒對媒介訊息處

理的影響。有三個可能的方向：第一，由演化而來的「動機相關」（motivational 

relevance）與由經驗、文化而來的「個人相關」（personal relevance），作為情緒性刺激

物的定義。這個定義是從功能考量，以刺激物的內容是否與生存（survival）或個人相關

來區分情緒性刺激物。第二，情緒表達（emotional expression），如人的表情、肢體動作

等。第三，框架（frames）決定意義，使得人們產生不同的情緒反應（Unz, 2011）。這些

皆是未來進一步研究方向。 

伍、情緒效果 

情緒對媒介訊息處理的影響，現有研究多集中在其與記憶之間的關係（Mehta & 

Purvis, 2006），特別是製碼與儲存兩項資訊處理程序（Nabi, 2009）。情緒對態度、決策

等的影響，雖然在心理學領域已經累積了一定的成果（Blanchette & Richards, 2010; Clore 

& Huntsinger, 2007），傳播領域仍在萌芽的階段。以下將分別檢視情緒性刺激物對製碼與

儲存程序的影響。 

一、情緒性刺激物對製碼程序的影響：注意力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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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與注意力之間的關係，長久受到關注，也累積了許多綜論文章（review articles）

（如 Compton, 2003; Frischen, Eastwood, & Smilek, 2008; P. J. Lang, et al., 1997; Pessoa, 2009; 

Vuilleumier, 2005; Vuilleumier & Huang, 2009; Yiend, 2010）。這些文章主要討論的焦點之一，

在情緒性內容是否能引發自動處理機制，在不受意識影響的狀態下攫取注意力。更進一步，

在排除了相關性（relevance）與奇特（novelty）等與認知相關因素的影響之後，單純情緒

性內容亦可吸引注意力（如 Sommer, Glaescher, Moritz, & Buechel, 2008檢驗喚起對記憶的

增強效果），甚至情緒性內容可以、但奇特內容不行（如 Christianson & Loftus, 1991）。 

「注意力窄化」可以用來代表上述討論的現象（Levine & Edelstein, 2009）。最早由

Easterbrook（1959）提出，發現喚起會導致注意力集中。這樣的注意力集中，有幾項特色：

第一，面對同時出現的資訊，認知資源會投注在引發喚起的少數資訊，其他資訊則無法獲

得資源。Christianson（1992）也認為情緒性事件在前注意歷程即被感知，接著會引發

「指向反應」（orienting responses）而受到注意。舉例來說，人們會記得與情緒性事件

相關的資訊細節，無論其與情緒性事件的情節相關與否，但不會記得背景資訊細節

（Burke, Heuer, & Reisberg, 1992）。第二，認知資源集中在少數資訊的情況，具有排他性，

進而影響到目前、甚至接下來的資訊處理程序。因此，在情緒性內容出現之前的媒體刺激

物，在情緒性內容出現時可能在進行儲存程序；但因注意力窄化耗用及獨佔的大部分認知

資源，儲存程序被破壞甚至無法進行，導致情緒性內容出現之前的媒體刺激物，記憶效果

變差。第三，注意力窄化造成的效果，可以在暴露於媒體刺激物之後的立即記憶測驗中顯

現。如 Talmi、Anderson、Riggs、Caplan與Moscovitch（2008）發現，情緒性內容喚起程

度的高低，對記憶的影響可以在立即記憶測驗顯現，顯現注意力窄化的作用。 

實證研究也支持上述主張。舉例來說，Christianson與 Loftus（1991）檢視情緒性

（一名女性在腳踏車旁受傷，應為負面、高喚起）、中性（一名女性騎著腳踏車）、及奇

特（一名女性背著腳踏車）等內容，何者能產生較佳的記憶效果。實驗結果發現，實驗參

與者能回憶（recall）最多情緒性內容的中央細節、較少背景細節；新奇內容無論在中央

或背景細節的表現都很差。Burke等人（1992）讓實驗參與者看高喚起或中性的投影片，

每組投影片都由三個部分組成，頭、尾兩部分相同，中間部分則分為高喚起與中性兩種。

實驗結果發現，高喚起組的實驗參與者，可以「再認」（recognize）較多與情緒性事件相

關的資訊細節，即使一及兩週後再進行記憶測驗亦同（相關研究，見 Fredrickson & 

Branigan, 2005; Gable & Harmon-Jones, 2008, 2010a, 2010b）。 

目前關鍵議題之一，是當人們暴露於情緒性內容時，眼睛到底注視何處，是否確實如

注意力窄化觀點所預測。透過眼動儀，可以瞭解情緒性內容是否能自動攫取注意力、導致

注意力窄化發生。過去一些研究，常常藉由推測眼睛可能注視的地方，來解釋情緒性與中

性內容之間的差異。舉例來說，Christianson與 Loftus（1991）認為情緒性、中性、與奇

特之間在回憶測驗上的差異，起因於觀看情緒性內容時，眼睛多注視引發情緒的主角；觀

看中性內容時，眼睛平均「掃視」（scan）整張圖；觀看奇特內容時，眼鏡注視畫面中與

眾不同之處，但忽略其細節。但這些論述沒有經過實證檢驗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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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son、Loftus、Hoffman與 Loftus（1991）是最早以眼動探討情緒性內容處理

的研究之一。他們讓實驗參與者看一系列的投影片，其中第四張分成情緒、中性、奇特三

個版本。在實驗一與二中，限制每張投影片暴露的時間只有 180微秒（ms），讓每張投

影片僅出現一個凝視（凝視時間是否相同，並沒有檢視）。實驗結果發現，在僅有一個凝

視（即注意力、認知資源配置相同）的情況下，對情緒性內容中央細節的記憶，仍高於中

性內容、奇特內容。這意謂著，單純在製碼程序時注意力的多寡（也就是注意力窄化），

並不足以解釋情緒性內容對記憶的影響，應該還有其他因素存在。Wessel、van der Kooy

與Merckelbach（2000）也有類似發現。 

凝視次數與時間，何者較能代表注意力、預測記憶表現，長期以來一直是未解的爭議。

凝視與注意力之間的關係，很早就受到質疑（如M. I. Posner, 1980）。Christianson等人

（1991）比較凝視次數、凝視時間與記憶之間的關係，發現前者可以預測記憶表現，但

後者不行。在總凝視次數相等的情況下，中央細節部分，情緒性內容的凝視次數高、凝視

時間低，回憶測驗表現最佳；背景細節部分，情緒性內容的凝視次數與時間皆較低，回憶

測驗表現沒有差異。若只看中性內容，凝視次數在背景細節部分較中央細節高，凝視時間

相反、在背景細節部分較中央細節低，但回憶測驗表現與凝視次數同向變化，背景細節的

回憶測驗高於中央細節。整體來說，凝視次數比凝視時間預測力高。 

眼動研究顯示，單純注意力窄化仍不足以完全解釋情緒性內容對記憶的影響。學者也

一直好奇情緒性內容對儲存程序，是否也有不受意識控制的自動處理機制存在，但因不易

從外觀察而被忽略。這是下一小節的討論重點。 

二、情緒性刺激物對儲存程序的影響 

認知取徑媒體研究一直主張，情緒性刺激物所引發的自動處理機制，也可以自動配置

資源給儲存程序（A. Lang, 2000），但始終缺乏實證研究支持。最近，Most及其同事所進

行的一系列研究（Most, Chun, Widders, & Zald, 2005; Most, Smith, Cooter, Levy, & Zald, 2007; 

Smith, Most, Newsome, & Zald, 2006），針對上述問題有突破性的發展。他們利用「快速

序列視覺呈現」（rapid serial visual presentation）作業，讓實驗參與者觀看一連串、一張

接著一張出現的照片，並找尋其中一張放反的照片。在目標物（放反的照片）出現前，有

一張負面情緒的照片（干擾物）出現。這樣的實驗設計，目的在觀察負面情緒的照片，是

否造成自動配置資源給儲存程序，使得即使負面情緒的照片已經消失，仍然很少或沒有資

源留下來製碼接著出現的目標物，導致目標物的資訊處理變差，形成所謂的「不注意瞬間」

（attentional blink）。實驗結果顯示，與中性的照片相較，負面情緒的照片確實降低了實

驗參與者辨識目標物的正確率。 

媒介訊息中的情緒性事件，也會產生類似的效果。Hulse等人（2007）使用影片作為

刺激物，發現實驗參與者對影片中的情緒性事件有較佳的記憶效果。更重要的是，在情緒

性事件之後，實驗參與者除了繼續觀看影片，同時被要求留意是否出現嗶聲，聽到嗶聲要

迅速按下指定的按鍵。若配置資源給儲存程序是自動的，則執行第二項任務（留意嗶聲）

不會影響儲存程序的進行、記憶效果不變，因自動處理機制很難被抑制；若配置資源給儲

存程序不是自動的，則執行第二項任務（留意嗶聲）會影響儲存程序的進行、損害記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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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因部分資源移轉給第二項任務使用。實驗結果顯示，執行第二項任務對情緒性事件的

記憶沒有太大影響，支持配置資源給儲存程序是自動的。 

「自動配置資源給儲存程序」獲得證實，為認知取徑媒體研究開啟了一個新的研究主

題。特別是情緒性內容，不僅可以影響製碼程序，還延伸到儲存程序。情緒性內容也造成

大量認知資源分配給儲存程序，阻礙了人持續從外在環境中取得其他資訊（即製碼程序）。

更進一步，情緒性內容所觸發的動機系統（欲求或嫌惡），致使正面或負面情緒產生，再

加上推敲過程（儲存程序的第一個步驟）所活化的長期記憶等，共同影響了人對該內容的

態度、評價。情緒性內容對傳播過程與效果的影響，是一個剛萌芽、熱門的主題，需要更

多學者投入。 

陸、結論 

本文回顧何謂情緒、情緒測量、情緒性內容、及情緒效果在傳播研究與心理學的研究

成果，提出四點作為未來發展方向：（一）以評估理論的過程觀點定義情緒；（二），以

心理生理指標作為情緒的操作型定義，而自我報告式 SAM量表作為感受的操作型定義；

（三）以內容特徵定義情緒性刺激物，並提出動機與個人相關、情緒表達、框架等三項作

為基礎；（四）檢視情緒性內容對製碼與儲存程序的影響，並強調態度、決策等領域急需

更多學者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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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情感、心情、感受與情緒等概念間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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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情緒的環狀模式 

  

(a) 早期模式（Russell, 1980, p. 1164） (b) 目前發展（J. Posner, et al., 2005, p.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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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情緒價向的雙變量模式（Cacioppo & Berntson, 1994, p.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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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以情緒過程模式定義情緒與感受及其測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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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自我報告式 Self-Assessment Manikin情緒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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